
中国公益之“左右夹击”

《公益时报》：原外经贸部首
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认为，当下中
国公益慈善事业仍然处于相对
边缘化的位置，唯有从边缘化进
入主流，中国公益慈善才能发挥
更大作用。 如果说这是一条可行
的路径，你认为如何才能拆除从
“边缘”到“主流”的藩篱？

徐永光： 边缘化的问题，我
觉得要从三个部门的关系来谈
才能说得比较清楚。 以作为第三
部门的公益组织来讲，一边对政
府，一边对商业。 从公益需要民
办民营角度看， 它继续受政府
挤压， 即政社分开不但没有进
步，反而在愈加倒退，口子卡得
越来越紧。 现在捐款的大头还
是被那些具有政府背景的基金
会和慈善会拿走 80%~90%。 这
种情况下的慈善还能具有活力
吗？ 同时，公益组织与商业的关
系又是挑战。

《公益时报》：看来现实不容
乐观？

徐永光：要想改革首先就得
打破路径依赖，因为它已经形成
了具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机构、企
业与政府的利益“铁三角”。 这种
背景下的国字头基金会，通常理
事长、 秘书长都是政府任命、按
照局级处级干部待遇来安排的。
他们实际上是政府任命实职的
官员，做的是政府的项目，那当
然要对政府负责。 而企业就愿意
给这些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捐

款，由此借机搞好政商关系。 对
于这样的基金会来讲，如果要走
公众募捐的路子，要管理、要处
理各种琐碎事务，但筹到的可能
就是碎钱， 他们觉得麻烦得很。
现在有些企业一年捐一个亿，如
果按照公众个人计数， 相当于
100 万人每人捐 100 块钱。 可是
这类基金会就会觉得“干嘛要受
这个累啊 ？ ” 这种思维搞反
了———恰恰是有 100 万公众每
人捐一百块钱，这家公益机构才
有前途和未来。

但我们必须看到，虽然在我
们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

“国营慈善”拿走了最大的资源，
但是本质上它们已经趋于边缘
化，成为改革的对象；而当下逐
渐主流化的是那些扎根于基层
和社区有活力的民间草根 NGO
组织，虽然它们还没有能力集聚
大量资源，但它们代表了中国慈
善公益的方向和未来。 对于“官
办慈善机构”来说，它们多年来
已经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让它
们马上抛开这种依赖是很难的。
可是如果不改革、不创新，等待
他们的只有边缘化。 自己边缘化
也不要紧，因为政社不分，再把
中国慈善引向“塔西佗陷阱”（跌
入公众不信任的陷阱，而且爬不
出来），那就是罪过了。 有前车之
鉴，还需要多说吗？

当然， 公募基金会中有几家
的表现还是比较亮丽的， 比如启
动改革比较早的扶贫基金会。 再
就是儿慈会、 社会福利基金会以
及社会救助基金会。 后面提到的

这三家比较有意思， 因为它们都
属于新创办的基金会， 不具备过
去老品牌项目的优势和“吃老本”
的本钱。没有本钱，那只能是走新
路。但你知道走新路、自创一个公
益品牌有多难吗？ 所以它们都选
择了和草根 NGO 合作， 让草根
NGO共享它们的公募权，如此一
来资金都聚集到这里， 它们收取
一定的管理费。 草根 NGO 有了
自己的募捐渠道， 这几家基金会
也搭建起了不错的平台。 扶贫基
金会是主动改革， 这三家是顺应
潮流， 可以说它们代表了公募基
金会的未来。

再说说公益与市场及商业
的关系，传统公益在这里受到双
重挑战。 一个挑战是互联网让商
业自然地融入了公益。 可以说所
有的互联网企业都是借由公益
起步的， 一开始它们都是免费
的。 这个问题 20 年前我就发现
了，“哦，它们是用公益的手段做
商业”。 用公益做奠基铺路，使用
到一定程度你离不开它了，那么
商业的机会就来了。 因为信息产
品有“共享性”，这三个字与公益
有着天然的亲近与联系，一旦抓
住机会，它们的市场很快就能做
大。 所以李劲说了一句话：“商业
在走公益的路， 让公益无路可
走。 ”淘宝有“公益宝”；蚂蚁金服
有“蚂蚁森林”； 京东回收旧玩
具，把玩具清洗、消毒、整理后送
给农村地区的孩子，十天送出四
十万件……这些互联网企业稍
微动动脑筋，把公益的好多事情
就干了。 这是不是可以叫“入侵”
公益了？ 99 公益日都成了一年一
度的公益“运动会”了。 当然，公
益欢迎这种“入侵”， 这既是双
赢，也是压力。 第二，社会创新的
一个突出成果是社会企业。 很多
公益的事情可以用商业的模式
来做。 公益本身是有天花板的，
因为烧钱， 钱少社会问题多，烧
不动，走不远。 说到这里，公益的
另一个挑战就出来了，就是用商
业的手段做公益。 用小额贷款解
决贫困问题，是最好的案例。 当
免费的商业和收费的公益相继
涌现，那么传统的公益该何去何
从？ 那只有迎接这个挑战。

在此基础上必须明确一个认
知———只要你做的公益真正有
效， 人们还是愿意关注并给你捐
款的。 但事实是我们在这方面非
常差，只是空谈情怀，公益资源调
度和使用的有效性非常差。 你会
发现， 不少公益机构不是从需求
出发，一厢情愿地使用公益资源，
经常做“情怀最伟大， 过程很享
受，结果不重要”的事情。 我们的
公益圈现在就是这种状态， 因此
也导致了整个公众的动员还是很
弱的。 所以我对官办的慈善机构
和草根公益组织都骂， 我有一篇
文章叫做《危若垒卵的慈善体制
将终结于互联网》， 文中我先骂

“国营慈善再不改革误国误民”，
然后说一些混情怀的草根 NGO

“与其苟延残喘，不如早日关张”。
《公益时报》：你有些恨铁不

成钢的无奈。
徐永光：其实现在我始终试

着在解开一些结，我也不断地在
回答一些问题。 最根本的结在哪
里？ 我现在还很难说得清楚。 但
现在的一个结就是当下的公益
还不是真正的民间公益，还是在
计划经济和国营慈善资源控制
下的公益，政社没有分开，这是
我觉得最根本的障碍。 其实政府
根本不用担心公益机构的管理，
他们不好好干，有法律、有监督
机制，甚至公众用脚投票都可以
把他们“灭”掉。 其实我早就讲
了，好的公益生态有八条：法律
规范、政府监管、组织善治、行业
自律、社会监督、公众选择、平等
竞争、优胜劣汰。 如果再加一条，
那就是“政社合作”———政府和
民间公益机构合作。 只有政社分
开，监管才能实施到位。 政府如
果越了位，监管就会缺位。 这个
问题一天不解决，中国公益就得
不到真正的发展。

“跑不动”的机构必遭淘汰

《公益时报》：有人质疑你的
“公益市场化 ”观点 ，说 “中国公
益还没走顺呢 ， 就让我们跑起
来， 而且还要百米速度冲刺，能
跑得动吗？ ”

徐永光 ： 你跑不动就被淘

汰， 不能窝在那里拖累这个行
业。我们有两次人力资源的大调
查， 结果是三分之一还要多的
公益组织没有给员工买保险，
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的公益机
构自己在违法。 你说公益是解
决社会问题的， 但目前看来起
码有三分之一的公益机构在制
造社会问题； 你说在帮助弱势
群体，其实你在制造弱势群体。
政府进不去、商业玩不转的，都
来做公益？“我们收入很低的
哦，你愿意吗？愿意就来来来。”
如果每一家公益机构都是低薪
酬、 低待遇， 那吸引的是什么
人？ 那不是做公益，是收容所。
这样是否会将外面找不到饭吃
的人吸引到你的机构来混日
子？ 所以我说，公益不好做，但
是好混。 那我就说这个行业淘
汰掉三分之一才有希望。 结果
深圳慈善会的典春丽就说：“徐
老师，起码淘汰掉一半吧。 ”

企业家精神兼具创新与冒险

《公益时报》：结合你多年来
对中国企业的观察以及对企业
社会责任的深耕，你如何理解企
业社会责任？

徐永光：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
我有 4个版本的阐释。 1.0是履行
了法律强制责任的企业， 比如说
产品合格、 依法纳税、 不污染环
境，保障员工权益的；在履行了法
律强制责任基础上， 又自愿捐款
支持公益事业、 自愿担当社会责
任的，属于 2.0；在前述基础上，还
可以对自身企业的上下游产业链
担当责任就属于 3.0。 比如阿拉善
SEE 建立的“房地产绿色联盟”，
要求提供的水泥、 建材等上游企
业产品，必须符合环保，下游对消
费者提供的产品也是好的； 最高
一级 4.0就是能够发现社会问题，
并且以解决问题为使命的企业，
比如小额贷款企业、 比如残疾人
企业、安全食品生产企业等。纵观
当下，我们大量的企业连 1.0都达
不到， 可能也就是 0.1、0.2。 这些

“低版本”的企业就会出现污染环
境、偷税漏税、祸害员工等若干社
会问题。 （下转 10 版）

■ 本报记者 文梅

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

假如四平八稳，我对行业还有什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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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在公益圈名声响当
当。 1988 年，他辞去团中央组织
部长职务，创立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开创了中国家喻户晓的
公益品牌 “希望工程”；2007 年，
他成为南都公益基金会的联合
创办人，致力于推动公益慈善行
业的发展与社会创新。

徐 永 光 在 业 界 评 价 两 极
化———有人说他是中国公益圈
的先驱和革命者， 贡献巨大、成
绩突出 ，无人能比 ；有人说他功
利冒进 、喜走捷径 ，特别是近年
来大力推崇社会企业及“公益市
场化”，更让他成为众矢之的，毁

誉参半。
“你可以放开问。我们讨论公

益行业的发展，有困难是常态，有
争论也正常， 不争论这个行业更
完。 ”这是徐永光的开场白。

徐永光似乎不在意别人予
他的是“谤”还是“誉”。面对激进、
保守和中庸， 他坚定地选择了保
持改革创新之心、勇往直前的“激
进”。他反问记者：“假如徐永光扮
演一个中庸的人，四平八稳，我在
公益行业还能有什么价值？ ”

或许可以说，这是徐永光爱
公益的方式，这种爱还体现在他
近乎“童言无忌”的批判。 对当下

有些公益人表现出的自我喝彩
和自我陶醉，徐永光直言这些都
是“虚幻的美丽”。

结束采访后， 徐永光匆匆拿
起外套和背包，赶赴下一个邀约。
等电梯的空当，《公益时报》 记者
问，工作强度这么大，也已不再年
轻，为什么总是满面春风、神采奕
奕且毫无疲态。 他一边笑着拨弄
手机一边说 ：“烦恼靠自己化解
啊，我做的是有意思的事。 ”

临别时，徐永光高扬起手臂
向记者挥手再见，那笑容中透着
股掩饰不住的自信和不羁，怎么
看，都不像年近七十的老人。

徐永光在“希望工程”受益人照片墙前（网络配图）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